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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椿头究竟几元一把
吴 非

! ! ! !友人从南
方来，约好上
午在城南某处
见面，才握了
手，友人即大
赞南京是个好地方，我
谦虚了一回；友人继续
表扬：东西好便宜哟，
走过全国这么多城市，
没见过物价这么低的，
（举起手机）我刚发微信
告诉大家了。我觉得，
以他的退休金，以他的
见多识广，不至于认为
我们这里“物价低”的，
可他竟然激动得立刻发
微信，喊人们到南京来，
万一大家都信他，来买
东西，会不会埋怨南京
人不诚信呢？

我问究竟什么东西
的价格低到令他震惊，
他比划说早上“一元钱
买到一个这么大的白馒
头”，夫妇两人就饱了，
于是再买一个上飞机，
回南方给左邻右舍
看看，作为证明。
我正看着那个

被拍照并上了微信
的无声无息的中级
馒头，他太太又打开袋
子，给我看她买的香椿
头：“看，我们那边要卖
五元一把，你们这里只
卖两元一把！太便宜
啦 ！”———也就 是 说 ，
“南京这样的香椿头只卖
两元一把”已经迅速通
过他们的微信传到了祖
国的四面八方……

可是，一小时之前，
我在城北买的香椿头，
这么一把，要 ! 元钱。
那个进城南卖菜的农村
大妈很可能不谙行情，
也可能一时糊涂，算错
账了，恰巧遇上了对南
京充满好感的外地人，
立即激动地发了微信，
咸使周知。

以后我去外地，人
们认为我来自“物价低”
的南京，会对我们充满
同情，同时又认为我们
不需要加薪。而如果问
他凭什么说“南京物价

低”时，他也许不记得
信息来源，也想不起是
因为“南京香椿头只卖
两元一把”，而且他总是
听信手机传播，经常
“点赞”的。

信息时代，发布
“南京香椿头只卖两元一
把”这样的不实信息，
谈不上要负什么政治经
济方面的责任。友人因
为早餐一元钱吃了一个
大白馒头就激动地发消
息，他可能忘了，老了，
食量小，而且很多地方
的馒头都是这个价；至
于“香椿头两元一把”，
他要是敢当街喊一声，
南京大妈们会立刻停止
舞蹈，围困他。

报上有文章批评某
专家作报告轻视
听众，那位专家
批评教师不读书，
说他在会场上问
“家里藏书有一千

册的请举手”，结果场上
没有人举手，于是某专
家大发感慨，有所批评。
文章作者认为，某专家
这样居高临下地向教师
发问，很不恰当。其批
评中肯，语言温和，大
家都应当引以为戒。藏
书千册，对大部分教师
而言是平常事，报告人
在讲台上俯视听众，人
们懒得举手回应他；所
以，专家获取的信息不
可能准确。

最近又有教授文章
信息出错，影响甚大。
说是朱自清的 《背影》
因为“违反交通规则”
被逐出语文教材，文章
在大报上刊出。我见了
连连叫苦：他上当了，
子虚乌有的事。他的信
息也是“听说”，没认真
核实。

文章中称，他在会
场上问过老师， 《背影》

是否真的因为
“交通规则”
的原因而从中
学教材中撤除
了，“老师们点

点头”，于是教授信以为
真。

刊出那天，媒体龙卷
风似的扫过，一日过后，
有关教授闹乌龙的消息又
铺天盖地刮回来，教授诚
恳地道歉，但他的道歉并
非所有受众都能看到……

那几个坐在台下前排
“点点头”误导教授的
“老师们”是谁？

他们是否真的听说九
十年前朱自清的爸爸
“违反交通规则”的事？

他们为什么不摇摇头
表示“不清楚”“不知道”
呢？教授也太简单，你怎
么能信台下听众的“点点
头”？

你为什么不找一套语
文教材翻一翻？这么简单
的事竟不肯做。中小学语
文教材到处有，不是机密
文件，而且随时都能找
到，比找香椿头和馒头还
要方便。

口口相传的，白纸黑
字的，信誓旦旦的，一句
顶多少句的，一级一级传
达的，刻在碑上的，统统
得动脑子筛选、分析、辨
识，那么多年的教训早就
告诉了人们，更不用说骗
子打电话用“公检法”
“海关”来威胁老头老太
要“查封银行存款”的把
戏了。
末了再奉读者一事。
写完这篇小文时，想

到要核实一下教授的原
话，于是上那家报网查
找，找到后意外发现下面
链接了四年前记者就“鲁
迅被逐出教材”传闻对我
的采访，那一回乌龙闹得
比这回大得多，影响更
大，我被五家媒体纠缠五
天。

报道 结 尾 有 些 意
思———采访结束时，我对
记者说：“你信不信，同
样的事情今后还会发生？”

!鸟兽不可与同群"

白子超

! ! ! !微子篇载：长沮、桀溺耦而耕。
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
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

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
曰：“是也。”曰：“是知津矣。”
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

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
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
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
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
哉？”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

“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
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
易也。”
此章文字较长，且多是对话，为

清楚计，分成如上四段。
耦而耕，古代两人合作共同耒

耜（音垒寺）耕田，称为耦耕。过之，
孔子自楚返蔡，路过长沮、桀溺耕田
处。津，河流渡口。
执舆者，执辔掌控车子的人。子

路问津，故孔子执舆等候。
滔滔，有学者指出非是，应为

《史记·孔子世家》中的“悠悠”，亦作
“浟浟”，水流之貌。滔滔者喻指随波
逐流的天下人。以，同与；谁以，即与
谁。易，变易，改革。而，同尔，第二人
称。辟人之士，躲避坏人的人，暗指
孔子；辟同避。辟世之士，躲避社会
的人，指隐士，包括长沮、桀溺自己。

耰，音优，古代农具，用以弄碎土块、
平整田地；又指播种后用耰翻土、盖
土。
怃然，怅惘，失望，怃音舞。斯人

之徒，针对滔滔者而言，指世间众
人。与，相与，参与，在其中；本文译
作交往。

用现代汉语复述此章大意：长
沮、桀溺用耒耜合作耕田。孔子经过

那里，让子路去问渡口在什么地方。
长沮说：“守候在车上的是谁？”

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
的孔丘吗？”子路说：“是啊。”长沮
说：“那他该知道渡口在哪里了。”
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说：“你

是谁？”子路说：“我是仲由。”桀溺
说：“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子路
说：“是的。”桀溺说：“天下到处都是
随波逐流的人，你们同谁去变革社
会呢？你与其跟从躲避坏人的人，还
不如追随逃离社会的志士呢！”说话
时不停地平整田地。
子路回到车前汇报给孔子。孔

子有些怅惘，说：“人不能和鸟兽同
群，我不交往世间众人又交往谁呢？
如果天下有道，我孔丘就不会投入

到变革中了。”
此章所载颇有戏

剧性，也确似一出小
戏，意味深长。显然，
长沮、桀溺二人是远
离喧嚣、自食其力的隐士。他们深知
孔子其人，但不认同，语带讥讽。长
沮“是知津矣”一语双关，其实在说
博学多识、教导别人的孔子应该知
道人生之路怎么走，人生渡口
在哪里，又何必问我呢？子路
未得要领，再问桀溺。桀溺不
但同样不告之渡口何在，而且
更直白地指点子路，“从辟人

之士”与“从辟世之士”两条路，
应该选择后者，隐士的人生之路才
是正途。

孔子当然不赞同桀溺的观点。
孔子认为，人都是芸芸众生中的一
员，总要与他人打交道，而不能躲进
山林与鸟兽为伍。孔子的这一认识
是十分先进的，与近代思想家关于
人是社会人的科学论断相当接近。
而且，正因为天下无道，孔子才义不
容辞地去变革社会，为“博施于民而
能济众”（雍也篇）的“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的目标奋斗。

此章非常精彩地展示了，孔子
为首的儒家与隐士为代表的道家，
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上的不
同。

草亭诗抄
王养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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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色生香复康里
周珂银

! ! !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我居
住在卢湾区复兴中路 "#$ 弄一个叫“复康
里”的弄堂里，深入这条弄堂，还有“天无
里”和“三渔里”。说不清哪条是主弄、支
弄，总之这三个“里”联成一个板块，在复
兴中路、黄陂南路和顺昌路之间有多个出
口，每个弄口处有过街楼，门拱上有着波浪
形的石雕花纹，形成一片蔚为壮观的石库门
建筑群。它与周边小有名气的“梅兰坊”、
“瑞华坊”等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建造在法
租界内的石库门弄堂房。

%&'%年秋季，我随外公外婆迁居这里，
一栋有着八户人家居住的石库门房子。这栋
房子的前门有着双开门面的黑漆大门，颇有
气势，天井里有一口井，两尊“破相”的石
狮子，据说是红卫兵砸“四旧”的杰作，狮
子砸成了假山，石头缝隙里居然探出毛茸茸
的蒲公英。后门也有天井，还有着八户人家
公用的水龙头和一个烧饭的灶披间，这儿才
最活色生香。
我家住二楼的西厢房。东厢房住着这栋

房子的原户主，一户被贴上资本家标签的人
家，女主人陆家姆妈五十来岁，小巧白皙，
不多话，见人低眉垂眼，骨子里却有着一股
子不卑不亢的清傲。她走路极快，腰杆笔
挺，迈碎步，像一阵风。外公说，陆家姆妈
是穿惯旗袍的，所以，腰杆直，步子小。外

公以前是开洗染店的，解放后公私合营，
他成了一家洗染店的职工。所以，每次我
们家洗大件头东西，譬如床被之类的，外
公就有一种重操旧业的兴奋，他把开水烧
得滚滚，兑在一只盛着凉水的大木盆里，
水温刚好，他便左手拿一块肥皂，右手持
一把削刀，唰唰唰，肥皂片如卷曲的刨
花，齐刷刷飘落在木盆里。外公在后天井

显摆这种技能，让邻居们围观着叫好，连
陆家姆妈也说，徐家外公真有派头。
不仅是专业的洗，外公的熨烫技术也

是行业第一的。有一次，客堂间阿婆的女
儿第一次上对象家的门，阿婆拿来一条百
褶裙央外公帮忙熨一熨。于是，外公干脆
将煤球炉提到家里，因为用的是铁熨斗，
然后将裙子铺在烫衣板上，上面盖一层
布，含一口清水，均匀地喷洒在布面上，
一寸一寸地熨，极费工夫。熨好的百褶裙
像一把展开的折扇，每一条褶子都是那么
整齐均匀。阿婆说，生活做得介漂亮，真
让人佩服，徐家外公老有派头。所以，小
时候在我的印象中，派头，并非是有钱或

出手阔绰，能将一件事情做到极致，无出其
右，也是一种派头。过不了几天，阿婆就会
送来一碗馄饨或是几碟瓜子，石库门的邻里
之间便是这样礼尚往来的。

八十年代初，陆家落实政策了，邻里之
间都人心惶惶，生怕他们要收回房子。“翻
身”后的陆家姆妈并不显跋扈之气，在灶披
间里，她还是那么低声柔气地向邻居们解释
着，哦，是这样的，我们只是拿到些钞票，
是政府补给的，不好收回房子的。尽管陆家
没有收回房子，但之后社会发展飞快，人们
的居住形态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栋房子
的人迁进搬出开始频繁，居住的人家已不似
以前那样稳定了。

"$$% 年，传闻已久的拆迁工作开始实
施，这片有着浓郁海派风情的石库门建筑终
将退出上海的历史舞台。那时我外婆已离世，
只有外公一人住在这栋石库门房子里。那天，
我们几个小辈要带他离开的时候，他怔怔地
坐在里面，打量着这间西厢房的每一个角落，
对我们说，你们等等，再让我看看。他一个
人对着这间空荡荡的房子，良久，良久———
我知道，他舍不得。因为，我也舍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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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美国宾州大学的专家最近做了一项
研究：在美国东北部某中等规模的城市
随机调查了 %""人，结果大多数人在工
作时释放的肾上腺皮质素（俗称“可的
松”）较之在家时要低许多，而且是一贯
性的低。被调查者年龄大于 %!岁，有男
有女，有做父母的，也有没有孩子的，工
作时间段在早晨 (点至晚上 '点之间，
且都不在家中工作。
鉴于可的松是人类为了应对紧张而

释放的一种激素，意味着人在工作时较
在家时更为放松。专家还发现这种放松和被调查者的
职业、是否结婚，甚至是否喜欢自己的工作都没有内在
关系。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和在家相比，做父母的放松
程度要小于没有孩子的夫妻的放松程度。这可能因为
做父母的把部分在家的压力带到工作上去了，抑或是
孩子给家庭带来乐趣，使居家的压力降低了。

为什么人在工作时会感到放松呢？
首先，在工作岗位上，人的能力会得到提
高，这些提高会得到同事们的认同，也会
得到上司的赞赏以致获得在职位上的提
升，当然，很重要的一点是工作保证人们
每月获得薪酬；而在家里，许多辛苦的付出可能并不受
关注。再则，办公室的规矩不允许诸多制造紧张的因
素，如大喊，狂奔，哭叫等，遵守这些规矩是对同事们的
尊重，而同事之间的友谊和相互支持是减轻压力的重
要原因；相反，家庭的压力往往是挥之不去的———牙牙
学语的孩童是不会对父母作任何妥协的。
我们习惯于说“不要把工作带回家”，那么，根据上

述最新的研究，也有必要对我们的家庭生活作些改变
以缓解压力。可以从简单事做起，比如说去餐馆吃顿饭
犒劳自己的成就；晚上收到的邮件、短信一律不回复；
每周有一个晚上是雷打不动的“电影之夜”等等，让你
的家庭生活注入一点“工作”的元素吧。

盆栽
赵玉龙

! ! ! !年幼的时候，隔壁的婆
婆喜欢种植花卉的。她的小
小的天井里种植了鸡冠花、
小桃红、仙人掌、太阳花，还
有菖蒲、白英、千里光。听着
她给我述说这些植物的名称和种养它们
的方法，一直觉得她内心的美好。我的内
心里，亦如植物一般安静羞涩地长出一
个芽来。
后来，我也养成了种植花卉的习惯。

照顾它们，看着它们发芽、舒展开叶子，
从娇嫩到成熟，如此年年岁岁，让我觉得

岁月静好。
在城市里生活，不比在乡

村，种植植物总是不方便的。
因此，我只能选择一些盆栽。
每天可以抽出一刻钟和它们

呆在一起，我也觉着岁月是好的。我种植
的盆栽有兰花、月季、酢浆草等，它们如
同我的朋友一般，亦像是我的孩子。若是
没有照顾好它们，我的心里总是有自责
的。
与植物亲近，可以洁净我们精神的

骨血，让自己始终保持目光的清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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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谈
石库门风情

! ! ! ! 两次去我魂牵

梦绕的浙兴里寻根%


